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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鹿原》小说以关中白鹿原的自然人文环境为先导，通过对白、鹿两姓家族中白嘉轩等典型人物的个

性塑造与命运写照，刻画了白鹿村的家族命运变迁史，表现了作者陈忠实对传统家族礼法文化在时代洪

流席卷中走向衰败颓势的喟叹，对旧有礼法伦理滞后性的清醒认知以及新时代下文化重建问题的思考。

本文将通过分析家族礼法文化的传承与嬗变以及在小说文本中的艺术手法呈现，探讨其在新时期家族母

题小说中的文学价值，思考文化精神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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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vel White Deer Plain takes the natural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of White Deer Plain in 
Guanzhong as a guide, and portrays the history of the change of family destiny of White Deer Vil-
lage through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ypical characters such as Bai Jiaxuan and other characters in 
the families of Bai and Deer, which expresses the author Chen Zhongshi’s sigh of regret over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family etiquette and culture in the era of the flood current, and his sober 
cognition of the lagging behind of the old etiquette and ethics, as well as his reflection on the issue 
of culture re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e thinking of the reconstruction problem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mutation of the family ritual cultur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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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of artistic methods in the novel text, explore its literary value in the new era of family 
matriarchal novels, and think about the reshaping of cultural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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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背景下，在浓郁的地方特色与儒家文化所特有的色彩中，《白鹿原》展

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其中的家族礼法文化表现为以家庭为基础，以婚姻与血缘关系

为纽带的乡村传统伦理文化体系，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白、鹿两姓的各种恩怨纠纷反

映了家族礼法文化，家族礼法文化也在具体事件中牵引出来。 

2. 家族礼法下的众生相 

白鹿原人祖祖辈辈过着以家族为单位的单一性小农生产方式、宗法性生活方式。因此，这样一种通

过家族礼法代代袭传并逐渐强化的思想文化，看起来是理想性地将个人融入到家族集体的精神归宿中，

实际上，是对于怀疑现存礼法秩序，挑战礼法权威的人持以无情的攻击，使其陷入生存的绝境，这时的

传统家族礼法文化就显现出丑陋的一面，于是，白鹿后辈们做出不同的选择。 
(一) 安分守己的继承者 
秉直善良、朴实真诚的白孝武，从小耳濡目染父亲“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作风，加之见证

身为族长的父亲如何维护乡村秩序，管理白鹿村，白孝武对父亲总是充满敬佩的，他也慢慢地走上白嘉

轩的路。白孝武几乎吸收继承了白嘉轩的一切精神本质，既有优良优秀，也有封建社会的精神糟粕。 
白孝武每天到后院与长工鹿三一起伺候马匹，刷马、铡草、喂料，他的乐子就在牲口与耕地上，就

像一个地道的、传统的、勤劳的黄土农民，是白鹿原上朴实的耕耘者。他没有像妹妹白灵一样冲破禁锢

到新世界，对哥哥白孝文所经历的事情也没有兴趣，他只喜欢种地，守着祖辈既定的生活圈子，安于其

中，乐在其中。 
正如其小名骡驹，他踏踏实实、稳妥本分地听从教诲，跟着父亲的安排走上既定的人生轨迹。在个

人婚姻问题上，白孝武听从父母之命，以完完全全的包办婚姻的形式迎娶了冷先生的二女儿冷秋水。接

任族长之位后，他坚定地秉承父亲传承下来的家族规矩，在祠堂主持领诵乡约与族规条款，并执行族规

惩罚哥哥白孝文，“他穿一件青色棉袍，挺直的腰板和他爸腰折以前一样笔挺，体魄雄健魁伟，肩膀宽

厚臀部丰满，比瘦削细俏的孝文气派得多沉稳得多了。”[1]这时的白孝武俨然如同第二个白嘉轩，他接

过刺刷照着哥哥赤裸的胸脯便是一下重重的抽击。这下抽击直接地刻画出了孝武的沉着冷静、处事果断、

大公无私，祠堂惩戒事件既是对礼法的维护与践行，也是对父亲老一辈价值传统的继承。 
(二) 鲁莽叛逆的飘零者 
从反叛传统家族礼法到最终重新跪在祠堂，黑娃的选择与身份是不断变化着的，他经历了对传统家

族礼法文化的反抗、叛逆，飘零数年最终还是走向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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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娃从小跟着父亲在白家干活，如一名小长工。在家族礼法盛行的时代，东家与下人之间的尊卑观

念深深刻在他尚未成熟的心里。尽管白嘉轩替他交学费，给他买笔墨纸砚，一切都不求偿还，但正是这

大恩大惠给黑娃带来了深层次的自卑，让他无法承受甚至喘不过气。而鹿兆鹏的一块冰糖恰到好处地让

黑娃感受到了甜滋滋的味道。黑娃觉得白嘉轩严肃正经的神情和庙里的神像如出一辙，而孝文孝武的脸

又使他不得不想到神像旁边的小神童，强烈的自卑感让他只想尽快远离白家，到将军寨，他认识了田小

娥，两人由最原始的生理欲望上升到了现代爱情，他带着田小娥回了白鹿村。然而家族礼法让黑娃和小

娥无法被族人接纳。最终黑娃内心的反叛意识促使他选择了田小娥，并为此断绝亲情背离家族，与礼法

背道而行。 
在革命反复失败后，黑娃走投无路上山为匪，被土匪同化后，内心已经被恶的一面完全侵占，全无

道义可言。他回村发现田小娥惨死窑中后，洗劫报复白鹿两家，扫荡中药铺，以残忍手段墩死鹿泰恒，

打断白嘉轩的腰，与鹿三断绝父子关系。招安后，黑娃内心深处的善良被呼唤，他鄙夷自己过去的所作

所为。为了戒掉鸦片自愿被捆绑在炮筒上不吃不喝，整整五天五夜受尽意志的折磨，终于戒毒成功。他

整个人焕然一新，迎娶了知书达理的高玉凤，拜读在朱先生门下，回乡祭祖，重新被族人接纳。黑娃通

过这一系列的自我救赎，完成了对礼法文化的皈依。 
(三) 吐故纳新的新青年 
白灵作为一名追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独立新女性，表现出了对传统礼法和家族伦理的反抗。在

白嘉轩不同意白灵继续读书时，白灵独自跑到城里的皮匠姨夫家，与两个表姐继续上新学堂，见到父亲

找来竟横刀相向、以死相逼，逼退父亲。白嘉轩二次进城后扬手抽到白灵的脸上责令她立刻回家，但白

灵在城里见证了何为革命后，已经不愿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回到原上，她坚持为革命牺牲的英烈们抬

尸，白嘉轩无话可讲。当白灵表示要与国民党决裂并加入共产党时，鹿兆鹏诧异地表示现在全国都在剿

杀共产党。白灵解释说就是因为看见他们剿杀才要加入。而后她传递情报，筹建学校抗日指挥机构，动

员学生促进当局抗日，反抗陶部长等等，完成了一系列政治任务。在她身上体现了共产党人勇敢坚韧、

迎难而上、不畏牺牲的美好品质。白灵的反抗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新思潮和新式教育赋予的能动性。 

3. 家族礼法文化中的艺术构造 

小说以艺术表现手法，通过人物的思想感情、语言行为，情节的波动起伏，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强

调人物性格特点，使得礼法叙述内容得到集中而又形象含蓄的表现，氛围渲染强烈，特征突出明显，艺

术效果真实。 
在写到白鹿原上这个特定环境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小说通常使用质朴的关中方言，营造小说的

地域特色氛围，增添了些许神韵，真实易解、通俗易懂。此外，全篇使用第三人称叙述，不受时空限制，

叙写自由灵活。以浑厚质朴、简单明了、生动形象的语言，侧面烘托人物思想性格，展现关中地域特点，

表现礼教文化，历史文化感强烈。 
(一) 情节对话的铺叙 
当白孝文走进轧花房问白嘉轩“农协”是弄啥哩，白嘉轩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这跟咱屁不相干

嘛！你该操心自己要办的事。”[1]然后往机口扔着棉花团继续劳碌，让他不要好奇这些毫无瓜葛的事情，

专注操心自己要办的事。面对白孝文的慌张与疑惑，白嘉轩总是平淡又冷静。他秉持祖上“耕读传家”

的礼教观念，对其他事情无暇也无趣去了解参与，这体现了白嘉轩的做人之道和育子理念，以及对耕读

文化的无条件传承。 
黑娃回乡祭祖、皈依家族，但是鹿三却觉得为时已晚，他不认可，也不原谅。他说“那劣种跟我咬

筋的时光，我的心劲倒足，这崽娃子回心转意了，我反倒觉得心劲跑丢了，气也撒光咧。”[1]“礼法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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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是有限度的，它不能洗白罪行，更不能变恶为善。对于已经跨越了人伦界限的极端罪行，礼法所能做

的只是为这千疮百孔的人生搭起一个表面的秩序，而却不能安顿这破碎的灵魂。”[2]白嘉轩对鹿三的想

法与态度无法共鸣，人命不是草芥，杀人也并非轻而易举如拔除一根野草，他无法理解鹿三为什么不能

把田小娥看作一层“糊窗纸”撕掉，就如同他撕掉六层这样的纸。这里便巧妙地回扣到了整本小说的开

头“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1]推动白嘉轩撕掉一层又一层糊窗纸的是传宗

接代的迫切渴求与使命，如果后代无望，那么任何礼法都将毫无意义。支持白嘉轩六丧六娶却引以为豪

壮的气，也正是支持他巍然不动地践行礼法的气。 
(二) 修辞手法的感知 
白嘉轩第一次见证死亡便是父亲白秉德的离世，对于父亲的这段记忆像一块铜镜，愈拭愈明亮，越

看越明了，也就是说白嘉轩经常性、不断地回忆浮想起父亲的死亡。兴许正是白嘉轩时时的回想导致“死

亡”这个概念已不再可怕冷瑟，对此反倒极为平淡，慢慢地，死人不过是一根断裂的车轴的冷漠想法在

他心中萌生。“老太爷的尸骨肯定早已化作泥土，他的遗言却似窖藏的烧酒愈久愈嫌。”[1]烧酒，通常

储存在地窖里，只有等到要喝的时候才会拿出来。这个长时间的过程暗示了鹿家几代人都没有完成鹿老

太爷的遗言。[3]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遗愿并没有被鹿家子孙忘记，而是一代又一代传下去，随着时间的

推移鹿家家训持久又清晰，愈久愈鲜。将记忆物化为铜镜，将遗言物化为窖藏烧酒，这类可视化寓意增

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意境，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礼教文化的渗透性。对白、鹿两家来说，长辈的威严

与影响力并未随着人或时间的逝去而黯淡，反倒对后辈不断产生影响，长幼有序、敬祖尊长的理念深深

烙在家族礼教文化中，影响深远。 

4. 家族礼礼法下的史诗性叙述 

陈忠实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打造小说构架，这种高度的书写，是文学史上较为罕见，这要求作家

对笔下所写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对生活也有深刻的悟解。因此，陈忠实并没

有解构原有的历史，而是通过收集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对其进行重新建构。他对关中县志中的历史事件

进行了重组，从白、鹿两个家族开始，人物叙事贯穿民族政治、家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力求客观地书写

还原历史，给小说增添一种真实感与张力，使其在新历史小说中呈现出一种不同的面貌与价值。 
(一) 女性人格意识的关照书写 
陈忠实在翻阅县志《贞妇烈女传》时发现，这群女性几乎没有名字，描述只是简单的某某村、某某

氏，丈夫的姓氏加上自己的姓氏，就构成了她们的称谓。结婚、生子、教子、服侍丈夫公婆，她们的一

生便用这寥寥数语结束了。于是作品中也重点抒写了仙草、冷秋月、田小娥等封建传统礼法压迫下的一

众女性，她们在家族中，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被压迫剥削，失去独立的人格意识，承受着深重的苦难，

引起深思。 
吴长贵最开始说引走五女，这里的“五女”即指吴长贵自己的第五个女儿，仙草在出嫁前身份归属

是自己家。刚嫁给白嘉轩时称呼为“仙草”，这是她的本名，她的身份归属就是她自己，是和白嘉轩对

等的一个独立的人。在孝文小时候，她的称呼变成了“吴氏仙草”，吴氏为主体，仙草二字还保留下来。

等到瘟疫来临前那段时间，她的称呼就像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一样彻底变成了“白吴氏”，随着丈夫的

姓，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留下半点。仙草称呼的演变正是家族礼法文化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一种表现，

即在传统伦理道德的异化下，失去了自身的意识与性别。 
传统农耕社会中，家族强盛与否与家族人数的多寡联系紧密。白鹿家族的延续必然需要男性宗系的

续接，因而后继无人会被认为是伦理中的大不孝。白嘉轩五娶五亡后曾劝母亲缓一缓，但是母亲白赵氏

直接道：“甭摆出那个阴阳丧气的架势！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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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窗纸”便是这些对这些女人悲惨一生的冷漠总结，白嘉轩的前六任妻子就如“糊窗纸”般，坏了烂

了便换一个，视人命为草芥。东西坏了再换一个新的尚可，可是将鲜活的生命代入其中，未免无情。白

孝文出生后，白家后代终于有了着落，香火得以延续，一直提心吊胆的白嘉轩终于松上一口气，自我紧

张焦虑导致的发慌发松的症状也消失不见。当白孝义的妻子迟迟无法怀孕时，竟被安排与兔娃“借种”，

这种荒谬的办法目的仅是完成家族传宗接代的任务。在这里，婚姻不过是延续后代的法定程式，女性最

大的作用就是作为家族延香续火。女性没有选择权与独立人格，被动地结婚后失去做母亲甚至做人的基

本权利，物化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深刻表现了对传统家族礼法的阴暗面的批判。 
(二) 宽广文化视野下的理性反思 
近现代文学中，家族礼法往往被看作黑暗的罩笼。巴金《家》中的高老太爷，为了家族振兴他不惜

一切代价，以专制建立起自己在家中的绝对权威，以此维护传统礼教礼法。这一时期的家族母题小说中，

主要围绕传统家族礼法文化因后滞于时代的发展从而衰落展开，对旧家族的批判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创

作模式。而新时期以来，家族母题小说在表现传统家族礼法文化衰落的主题和创作模式上又发生了新的

变化。作家们基于对家族生存状态和历史文化的反思，从“局外人”的角度悄悄进入文本，并不评判传

统的家族礼法文化，而是把它置于一个自然的状态下，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来审视这一家族礼法文化在社

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命运走向。 
《白鹿原》以客观、真实的方式描述了传统家族社会中“仁义白鹿村”的淳朴乡风、严谨族规，作

者陈忠实集中从正面赞美了家族礼法文化合理内核的一面，突破了主流视野对家族礼法文化的传统偏见。

他塑造了传统家族礼法文化儒染下的人物，以朱先生为例，他是理想、高尚、善良的化身。在展现传统

家族礼法文化不人道一面的同时，也对其中美好品德的消失充满遗憾，表现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价值

立场。就如雷达所说：“他既看到民族的传统家族文化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一大路障，又对传统人格始终

是充满恋恋不舍之情；他既分明清晰地看到传统文化已如日薄西山，又还是希望从中能重构新的民族文

化灵魂，开出拯救的灵丹妙药。”[4] 

5. 结语 

《白鹿原》以更加开放的作家文化视野来审视新时代的小说创作，流露出创作者对传统家族礼法文

化的挽歌情调，对存在于传统家族社会以及与其血肉相连的家族礼法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理性的反思，

是当代家族母题小说创作的经典文本。“跳出传统家族母题小说叙事模式的窠臼，打破了以往用意识形

态来图解小说故事的思维意图，以一种更加宽广的文化视野来审视民族的生存之谜，这就是一次很成功

的文学艺术超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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